
八萬四千，問	
	

	

「問」	

佛法的開始，始於一個問題，而非一個答案。導師釋迦世尊天資聰穎、出生高貴，

年幼時即接受世間最好的教育，最終卻因為所學所聞無法滿足他觀察到而自心中生起

的問題，因而選擇從皇宮高位中出離；導師求道的途中，先遍訪了當時各宗的修行者，

並學修到了最深刻的法門，然而這卻仍無法解決他心中最根本的疑惑……。從佛陀求

道的過程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從外象上來說他似乎一直在「變」，學會了一門方法後

仍不滿足，而要改學別的方法；然而從發心的角度來說他是一直「不變」，始終圍繞

著最核心的問題而希望獲得解答。	

佛法的開展，也是基於問題，而非答案。導師釋迦世尊證悟後，觀察到所證悟的

法門過於深奧難解，無法為世人所瞭解，因此示現默然，後經由天眾的請法後才開始

說法。爾後，在幾乎所有的經典中都看到，因為有應機的弟子有疑而請法，佛陀才會

宣講法音。由這一點就可以看到，佛陀並不是因為他自己會什麼而對大眾宣說，而是

因為聞法者有什麼問題與煩惱需要解決才對他們說法。如果眾生沒有問題，那也就沒

有佛陀說法的機緣。也就不會有佛法留世了。	

而佛法的證悟，也是需要問題，而非答案。如果沒有問題，我們不會想要去尋求

解答，假如我們日子過得安穩、沒有煩惱與痛苦，我們就不會想要去尋求更深一層的

意義。此外，事實上，證悟的答案佛陀早已講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如果眾生對

證悟沒有興起相對等的希求心，那佛陀自身的經驗與我們也是毫無相關的。就如同醫

生醫術高明、所開的藥方也是對我們對症下藥的，但是我們要不是不知道自己是在病

中，就是以為給醫生看過病、開了藥就好，而沒有按時按量服藥或是根本沒服藥，那

我們的病還是不會痊癒一樣；成佛的聖者以及成佛的法門都已在我們的眼前，但如果

沒有對此產生好奇，則我們也是不會得到最後成佛的果的。	

由此可知，從佛法的起源、佛法的開展，乃至到佛法如何被實踐，都有賴於每個

有情心中的「問題」。因此，宗薩欽哲仁波切用「問」而非用「答」來命名這本涵蓋

佛法許多面向的開示集，其原因也就不言而喻了。	

	

當代的問	

而佛法這延續千年的智慧，如何讓現代的人更容易受益？如同緣起與性空本是一

體兩面，法的本質一直都是不變的，但在不同因緣下的眾生前，卻可以產生無量的變

化一般，佛法的持續與傳播，要靠著一代又一代的應機教授才能持續下去。	

跟佛陀所在的時代相比，現今的社會被物質主義的影響極為嚴重，社會的主流價

值圍繞在金錢以及功成名就上。打開主流網站一看，裡面充斥著快速致富、年輕就能

輕鬆退休、或是從負債如何累積千萬成為某某大亨之類的故事和法則。親友之間的互

動，也多圍繞在誰又買了什麼動產或不動產，甚至一家人交流最密切的時刻恐怕就是

在爭奪遺產的時候。商場與職場上奉為圭臬的，是逼得你死我活的競爭力要如何強化，

國際間流行的是恐嚇主義、保護主義與孤立主義。甚至在心靈的追求上，也早已被「精

神的唯物主義」所綁架了。在今日的台灣、美國、甚至是佛陀的開悟之地---印度，都



早已不再是當年五比丘們求道時的樣貌，真正專注尋求心靈上的解答的人們如今被視

為異端，而更多看似修行人的，恐怕是想藉此形象來獲取名聲與財富。	

所幸，如同仁波切在書中前言所寫到：「…無論我們人類發明了多少辦法，來讓

事物變得更簡單易行、功能強大、可測度、可稱量，無論我們做什麼，不確定性帶來

的焦慮感永遠不會消失。事實上，我們在物質上越富有，我們的不安全感和不確定性

就越強烈和凸顯。」（《八萬四千問》前言）	

具體的問題，可以體現在本書「學修佛法與日常生活」一章中，有人問到：「學

修佛法會不會影響到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工作？」、「皈依佛教是逃避現實的一種方式

嗎？」、「為了修行，我們是否必須放棄生活中所有的享受？」、「佛教如何看待世

俗的成就？佛教徒應以怎樣的態度或方式來對待財富？」，以上的懷疑，反映出不少

現代人對佛法的疑惑，而仁波切也以切合時代的角度，來一一給予回答。	

首先，什麼是真正的「現實」與真正值得的「享受」？我們所感知的一切看似真

實的事物本質都是無常性的，所以如果只追求物質或是現世的安樂真的夠現實嗎？佛

法並不是要我們逃避現實，恰恰相反的，它是希望我們能真正認清現實，並且用極度

現實的觀點和行為來面對一切的情器世間。	

其次，在對於現實有更切合實相的瞭解與體會之後，我們應該做的是掌握現實，

對於現實沒有助益的事情，我們要能辨別出來，並且減少在上面的貪著和心力；而對

於對現實有助益的事情，我們也要投入更多的精神和時間，這樣在過完這一生之後，

才不會懊悔於自己是否白白地走過了這一切。	

	

「八萬四千」	

面對現在的世界，佛法並不是過時的，因為我們心中貪嗔癡的習慣始終未曾不同

過，所以處理它的訣竅也不曾改變。然而由於眾生執著的所緣境改變，用來交流佛法

的語言也有所改變，每一代每一代的佛法傳授者就要用當代相應的譬喻、程序、架構

來引導佛法學習者，才能對當代的學習者產生最大的饒益。	

舉例來說，以往的論典中，在論述到有爭議的要點時，有不少大師的詮釋方式是

將各個祖師大德不同的看法編排在一起，但不一定會針對其中的優劣進行比較。這樣

的方式，對於想要更進一步去思考和實修的學生來說是很有幫助的。透由保留疑問，

讓學生們可以深入的思惟各家的看法為什麼會有差異，反而可以讓學生在求道的路上

有更多的學習。	

但時至今日，很多的學生（尤其是西方學生開始）對這樣的教學方法覺得難以接

受，他們在紮實的邏輯辯證基礎下，認為一個文本應該有一個固定的立場，這個定位

點會是明確的，雖然這個立場適切正確與否是可以討論的，但是不會有這種看似不表

態的狀況發生。因此，有些以西方弟子為主要教學對象的師長們就採取了該地比較習

慣的方式，選擇出比較適合學習者的當下應該學習的方向而匯整梳理出一套的詮釋。	

談到這裡，就不得不感嘆於佛法的奧妙。佛陀的法教中不斷地提醒我們慈悲與智

慧是要雙運的，正所謂「歸元性無二 方便有多門」（《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
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六），各種的方便不能脫離智慧，而其本質是要從慈悲出發。

只要心心念念想著要如何為眾生帶來最大的利益，能如此以有情的特性來安排引導適

合的教法，則不論最後所呈現出來的手段為何，便能真正給眾生帶來益處。	



	

如何看待這八萬四千	

宗薩仁波切在本書前言裡提到：「書中的問答是在咖啡館裡或是足球比賽之間的

時間產生的，…」（《八萬四千問》前言），他本人也常說，有時候他的學生可能會

在男廁或是酒吧得到教授，而不見得是他在法座上面「講法」的時刻，學生才能聽聞

到佛法。在運用得當的老師前，只要觀察到時機對了、學生對了，就能利用對的方法

讓學生在佛法上更有體悟。這提醒了我們一個觀念，佛法就像是一杯水，它確實需要

一個器具（常常是杯子）才能拿給我們飲用，但是我們常常把跟裝水的器具與水混為

一談了，以為兩者都是讓我們解渴的必需品。就像是佛法的本質是藏在表法物後面的

哲理，需要透過不同的工具例如儀式、符號、聲響來加強我們接受的能力，但我們卻

反客為主地把這些工具當作是學佛路上不可或缺的一部份，而衍生出了更多的問題。	

佛陀本人也時常告訴我們，他以手指月，重點是要我們看到月亮，但是我們卻看

著他的手指而以為那就是月亮。《大智度論》中就有說到：「如人以指指月，以示惑

者，惑者視指而不視月。人語之言：我以指指月，令汝知之，如何看指而不看月。此

亦如是，語為義指，語非義也。」	

以我個人而言，曾因自己的無知，經歷過對漢傳的不親近、對藏傳的不理解、以

及對南傳的不關心，這確實需要自己耐心地、開放地一步一步地學習，才能夠逐漸拼

湊出佛法的樣貌，並且做出關於佛法與宗教文化間越來越恰當的界限的取捨。	

「眾生本為佛，然為客塵遮」，正由於這遮住眾生佛性的客塵有無量種，要去除

它的方式也有無量種。可惜的是，「我執」與「愛我執」就是這些客塵的主因，卻在

無量劫中與我們朝夕相處、形影不離，一個不注意，就把能讓我們解脫的法門反變成

我執有力的武器：輕則認為自己相應的法門較為超勝，重則產生強烈的二元分別心，

甚至用詆毀的方式批評其他法門的不是。	

如果我們設身處地去想像佛陀說法的情境以及他講法時的動機，就可以知道，佛

陀嘗試用各種方法讓我們能從自身所能理解的立場和角度來瞥見他所體悟的真諦：有

時直指了義，有時善用譬喻，有時親自宣說，有時營造舞台讓他人講說，更經常是等

待因緣成熟，直到眾生被度化的時機成熟之後才說。而我們現代人，由於感得受今日

教育的果，常常只把結果視為是重要的，而忽略了產生此結果的背景和過程，這可說

是極為可惜的。如果說一般人只把學佛當作是心靈的慰藉或是轉移注意力的出口，那

倒也是不用對他們太過苛責，但如果是將佛法視為相當重要的哲理，希望能讓此真實

走上離苦得樂的道路，那這樣狹隘的觀點真的是非常的不可取。	

	

保持初衷、開放心胸	

我自己有幸聽過一位師長的開示，他提到：雖然我們學佛的弟子們現在時常探討

「無我」的道理，也嘗試去理解和實證它，但是我們基本上是以現有的漢文或是藏文

翻譯的經典來討論，因此在理解上會遇到了許多的挑戰。這些挑戰包含：原本佛陀所

詮釋的無我的意義是否在翻譯的過程當中是否有變質了，以及我們是否真的充分理解

佛陀當時所要破斥的「有我」的概念為何。如果我們不同時了解佛陀所要破的概念的

本質，那我們對於佛陀要破的理由以及手段的理解也一定會有局限的。	



這個觀點在甘丹赤蘇日宗仁波切於2003年開示《毗缽舍那》中也有提到：「宗大

師以非常詳細的方式來破除所破。在破除所破之前，必須要先了解到，我們所要破的

所破為何？所破當中，有一些人剛開始沒有辦法真正的認識所破，而有過度的狹隘，

或者是過份的破除了所破之後，而沒有辦法成立萬事萬法。所以剛開始『正明所破』

的這一點，是相當重要。我們必須先了解到，既然要破除所破，所破除的所破到底為

何？它是粗分的所破，還是細分的所破？細分的所破，它是呈現出什麼樣的形相？我

們必須要先能夠了解。如果你有辦法認識所破，有辦法對於所破生起定解的話，實際

上要破除所破，並不是很困難的一件事。但是相反的，要是沒辦法認識所破，縱使你

引用再多經論的內涵，或者是引用各式各樣的正理，來證成無自性的道理，但實際上

是沒有辦法破除所破的。」	

透過以上的例子就可以知道，佛法確實要建立在完整的觀察與理解上，即使連最

核心的「無我」的道理，都需要對它所破斥的對象進行全面完整地認識，而非僅是對

自宗的論述做學習。若我們僅只因聽到的或讀到的一個法門，就自己將自己侷限了，

不去做更多層面的學習，乃至最基本的正反兩面的參照比較都沒有做，這樣「法」不

但不能增長我們慧力，反而更會加強了我們的執著。	

宗薩仁波切在另一本著作中提到：「我們的困境是：不知道應該在什麼層次上接

受指示。指示是在什麼狀況下給的？是給你個人、給別人，還是給群體的？」（《上

師也喝酒》頁206）而因自己有限的認知下，妄加評判這是對的或這是錯的，這樣的

心態除了反映出自己的我執以外，也可能使自己喪失了一次很好的學習機會。所以，

在不清楚的狀況之下，除了自己要多累積福德並發願能早日與具格有緣的師長相遇，

能跟他做最針對自己狀況的問答以外，在這之前也需要多多閱讀無垢經論，並對佛菩

薩做深刻地祈請。	

一如佛陀證悟成佛後的靜默，他所悟到的法確實是不可言說、超越聞思。然而，

如果不透過語言文字，只靠歷代成就者的心心相印，則以我等福薄之人，恐怕連接觸

到佛法的機會也沒有。幸而，到最後的境界，「法尚應捨，何況非法。」（《金剛經》），

然而在這接近實相過程當中，我們仍有著可取的法道，逐步向前，慢慢趨近那「只可

意會、不可言傳」的究竟狀態。而這中間驅動我們的，就是你我都具有的那顆充滿著

好奇「疑問」的心。	

五明佛學院創辦人——晉美彭措法王的遺教中說到：「不動搖自己的決心，不擾

亂其他眾生的心。」透過把握自己的初衷，對其他的意見抱持開放但有覺知的態度，

相信一定可以達到究竟的自利利他，願大家能早日掌握這八萬四千問的精髓，願一切

眾生能早日開展本來的智慧以及慈悲！	

	


